
第二十二章 “医学谋杀”：高尔基之死 

  一些外国批评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质疑：在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中多次提到的那十来个组织严密的恐怖集团，

为什么都只实施了同一种恐怖行为——暗杀基洛夫呢？对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斯大林终于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作出了

回答。  

  斯大林心里明白，这个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仅一次谋杀就引起了一连串规模庞大的审判活动，这确实太缺乏说服力

了。既然不可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他斯大林就只得接受挑战，作出回答。可是怎么回答呢？就用他强塞进第三次审判的被

告人嘴里的新编神话来回答。  

  要对挑战作出应有的回答，斯大林首先就必须指名道姓地—一点出，这些阴谋家们还杀害了哪些著名领导人。可是，

到哪儿去找这些被害人呢？要知道，近二十 年来，向全民通报过的谋杀案件只有一件，即翻来覆去地谈论不休的刺杀基洛

夫案。在这种状况下，就是那些仔细研究过斯大林那狡诈的大脑活动的人，也未必能想 到他还会找出比基洛夫更合适

的“人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又是怎么将这个问题诉诸法院的。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苏联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局长明仁斯基。在这一时期死去 的，还有著名作家A·M·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决定在这四个人

的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诚然，高尔基不是政府成员，更没进入政治 局，但斯大林正是想把他说成是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因为这将更加激起人民对被告们的愤怒。  

  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是对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情况，苏联报刊都

分别作过十分详细的报导，还公布 过他们的主治医生写的鉴定材料。因此，全国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

来就一直患有心绞痛，两人都卒于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当六 十八岁的高尔基病危时，政府曾下令将他的

病情每天向全国通报二次。而且，人们早就知道，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 

在正常工作。  

  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公布过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再把他们说成是被恐怖分布杀害的。然而，连死人都必须遵守的逻

辑，斯大林却可以置之不理。要知 道，他有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姓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

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斯大林对惊愕得回不过神来的克鲁普斯卡妮的解释。  

  这绝不是开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篡改并用虚构去代替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干掉

见证人，并在证人席上安个假证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实的鬼本领，并能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斯大林确实具

有这些本事，所以能扫清一切障碍。  

  不错，政府在几年前确实宣布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是自然死亡。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创

造性，就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公告。 也能够证明这些人全死于谋杀。那么，还有什么人曾妨碍这样干呢？是那些为死者治过

病的医生吗？难道他们敢对抗斯大林和内务部？况且，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新 的神话：正是这几位医生，根据托派阴谋集



团头子的密令，谋杀了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  

  这就是斯大林设下的好计。  

  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

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生。  

  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

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  

  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

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 他们眼里，“别杀人也别作伪证”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

之，既然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 罪行。  

  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它两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

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 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

国外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 份去找老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

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 

吮她的奶头。  

  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

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 女方对这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

奥夫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 曾救过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

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 

象欣赏一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

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 动和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

禁。过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 特尼奥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

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

限 外，还要把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

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  

  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

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 政府成员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

凶，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

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 当权者欲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



有的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 也曾给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

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 

的处境也同样毫无指望。  

  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

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  

  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

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 毒念头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

说，这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 的阴谋。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

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

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 拼命支持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

求，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 待，因为他们得到过许诺： 要想保住性

命， 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真诚悔过”。  

  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

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这场虚构的闹剧中，有关谋杀高尔基的一幕，最能体现斯大林这个伪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别重视如何把高尔基说成是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暗杀对象，这不仅是为了激起人民对反对派领袖的仇恨，更是

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他要让人们知道，“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

莫斯科审判处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此外，斯大林不仅要把高尔基塑造成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力图把这位名作家说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坚强卫

士。这一动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 科审判中从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来。例如，列文在解释阴谋家们为什么要谋杀

高尔基时，引用了亚果达的这样一段话：“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 高领导心心相映，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

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演说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他 

（指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

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维辛斯基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友谊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把斯大林和列宁、高尔基紧紧地联在一起。可惜，这一纽带并不

牢靠，列宁的“遗嘱”就是明证， 在那里面，列宁首先就建议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对此，还可以看看列宁那封

宣布要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图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 亲密朋友，不仅是欺世盗名，更是恬不知

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法庭上，公诉人、辩护人、以及被告人，都一

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种“亲密无 间的友谊”。这可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由于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给人们造成这种假

象。经过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威望一落千丈。人民终 于看清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一个残忍无

情的，全身沾满国家栋梁之材的鲜血的刽子手。斯大林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急于利用高尔基的崇高的道德威望来为自

己 涂脂抹粉一似乎后者与他同心同德，并热烈拥护他的路线。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高尔基就因一贯坚持为受压迫者和反抗沙皇独裁的志士讲话而享有盛誉。革命胜利之初，尽管

他与列宁情同手足，私交很深，他仍然敢于抨击列宁， 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 上抗议红色恐怖，大声为那些遭受迫

害的“旧式人物”辩护。  

  高尔基在世时，斯大林就一直拉拢他，企图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所有了解高尔基的坚强意志的人，都能想象到

这一企图是何等徒劳无望。但斯大 林不认为这样，因他从不相信人会有坚强的意志。他常指导海外内务部工作人员，要他

们在侦讯工作中立足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收买之人，只 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斯大林一直在讨好高尔基。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这场运动组织得相当艺术。先是由苏联作家协

会，接着发动各种团体给旅居意大 利的高尔基写信，请他回国帮助提高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

动员起来。孩子们在邀请信中问自己无比热爱的作家：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 统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回到衷心

爱戴您的俄罗斯人民中来？  

  好象是迫于群众自发的强烈要求，苏联政府也给高尔基去了信，热情洋溢地请他回国定居。政府甚至还答应，只要高

尔基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意大利过冬，一切开销都由国家负责。看来，苏联政府确实十分关心高尔基的利益。  

  在如此热情的召唤下，高尔基回到了祖国。从他一踏上苏联的国立起，斯大林便开始实施其讨好和拉拢的计划。在莫

斯科市内，为高尔基拨了一幢花园 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了两幢豪华别墅。高尔基及其一家的全部生活

必需品，都象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保障。 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

铁路上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车厢。按照斯大林吩咐，亚果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高尔基的别墅 

周围，栽满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草木花卉。他吸的香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高级烟。他可以得到任何一本书

籍，而不论该书出自哪个国家。高尔基生来 就是个谦逊节俭之人，他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品，可听到的回答却

是：全国只有一个马克西姆·高尔基。  

  政府也实现了自己关于让高尔基会意大利过秋天和冬天的许诺。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他每年都去了那里，随

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行护理。  

  斯大林不仅关心高尔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委托亚果达负责对高尔基进行“思想改造”，力图让这位名作家相信：斯

大林在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力所能及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高尔基回国的第一天起，亚果达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挠作家同群众的自由接触。当然，作家还是可以

会见各工厂或模范国营农场的职工 代表，并通过他们考察人民的生活状况，但这些会见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高尔基每

到一个工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同他谈话的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宣传 骨干，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颂“苏联工人的

幸福生活”，列举劳动群众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而党委领导们则不失时机地带头高呼：“工人阶级的好朋友高 

尔基和斯大林万岁！”  

  亚果达总是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时间。高尔基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

行社用来唬弄外国游客的场面。例 如，莫斯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犯组建的公社，这使高尔基

特别感兴趣。那里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拟定的发言来欢迎高 尔基。而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

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斯大林。劳改释放犯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 

切，今高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些热泪又向伴随他的内务部人员表明：他们已圆满地完成了亚果达交下的任务。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使高尔基不得空闲，亚果达让作家去领导一个写作小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

维埃建设高潮”。高尔基还要主办 《文艺学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此外，高尔基还参加了无产

阶级作家协会的工作，而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亚果达的姻亲阿韦 尔巴赫。总之，高尔基回到苏联后，一连数

月，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只能沿着亚果达预先为他铺设的轨道，在一大群契卡人员和为内务部服务的青年作家的簇拥下转 

来转去，几乎完全脱离了平民百姓。高尔基周围的人都有一项任务：向作家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就和为斯大林唱赞

歌。甚至连分配给他的花工、厨师等，也承 担着一项义务：拿着似乎“刚刚”收到的农村亲友的来信，向作家夸赞农民们

那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高尔基的这种处境，与一个外国公使毫无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外国公使有自己的秘密情报员，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

这个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各项事业的真实情况。高尔基却没有自己的情报员，所以，他只能满足于内务部派来的人所讲的

一切。  

  亚果达知道高尔基很富有同情心，便为之准备了一项特殊活动：每年带他去视察一次监狱。在那里，一些想争取提前

释放的刑事犯被挑选出来，专门向 作家汇报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获释后将如何开始新的诚实生活的打算。陪同高尔

基前去的契卡人员（通常都是颇有演员天赋的谢苗·菲林），总是手拿铅笔和 笔记本，征询地望着高尔基，只要作家一点

头，就马上记下那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狱方下达释放命令。有时候，如果犯人很年轻，所说的话又使高尔基特别满意，作 

家就会提出请求，要给这位青年犯人在专供劳改释放犯就业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个工作。  

  高尔基经常请这些“特赦犯”给他写信，讲述他们是如何开始新生活的。于是，亚果达的部下又多了一项任务：保证

让高尔基收到这类信件，并通过这些信件向作家展现出一幅幅安居乐业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在高尔基面前，甚至连亚果达

及其手下人也似乎成了心地善良的理想主义者。  

  高尔基无忧无虑地过了好几年幸福生活，直到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带来了可怕的大饥荒和悲剧：成千上万的孤儿从农

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尽管亚果 达的人想方设法地淡化灾荒的程度，但高尔基仍然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他开始发

牢骚，并在同亚果达见面时，公开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这些现象 他早就在国内发现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缄

默不语。  

  不是一九三0 年就是一九三一年，苏联报刊上公布了一则枪毙四十八个人的消息，这些人被指控实施了导致饥荒的犯

罪行为。读罢这则消息，高尔基简直怒不可遏。他马上找到亚 果达，抗议政府嫁祸于人，滥杀无辜。亚果达及其手下人广

征博引，费尽口舌，高尔基仍然不相信这些人确实有罪。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高尔基接到来自国外的邀请，请他出席国际民主作家协会召开的大会。但亚果达却按照斯大林的

指示告诉高尔基，政洽局反对他前 去参加大会，因为该协会部份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抗

议苏联不久前判处了许多人死刑。政治局希望高尔基维护自己祖国的声誉，并 警告污蔑诽谤者好自为之。  

  这件事，弄得高尔基左右为难。不错，他是向亚果达谴责甚至抗议过政府的残忍行为，但那是“家庭内部”的谈话，

而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保护苏维 埃祖国的声誉，使之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高尔基终于

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自己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绝加入该协会。他甚至还 补充说，他确信被苏联枪毙的那些人是罪有

应得。  

  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可真是慷慨无比。人民委员会议专门发布命令，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国

内各企、事业争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莫斯科苏维埃还宣布将市内最主要的街道特维尔大街改名为高尔基大道。  



  而斯大林本人却没主动去与高尔基打交道。他一年只接见这位大作家一两次，而且都是在重大节日之时，他要等高尔

基主动迈出第一步，向他“靠 拢”。斯大林了解高尔基的弱点，故意装成十分关心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样子，建议作家出任

教育人民委员。但高尔基托口自己无管理才能，谢绝了这一建议。  

  当亚果达及其助手们确信高尔基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之后，斯大林就吩咐亚果达去暗示这位名作家：他若能写上

一本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书，那就 太好了。众所周知，高尔基是列宁的挚友，列宁是高尔基的知己，两人私交很深。所

以，斯大林想借高尔基的笔，来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  

  为了让自己名垂青史，为了使世界驰名的俄罗斯作家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斯大林有点急不及待了。他决定赐给高尔基

最贵重的礼物和最高荣誉称号，以此来影响作家以后着书的内容和所谓的基调。  

  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高尔基被戴上了全世界任何作家都得不到也不敢奢望的桂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工

业城市下诺夫戈罗德更名为高尔基 市，下诺夫戈罗德州也相应地改成了高尔基州。高尔基的名字还占据了莫斯科艺术剧

院，尽管这座剧院得以创建和扬名世界并非由于高尔基的努力，而是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一丹琴科的功劳。斯

大林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恩赐，克里姆林宫里都要召开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宴席上。斯大林总要频频举杯，祝贺这位“俄

罗 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朋友”。这一切，似乎证明斯大林一贯向内务部工作人员灌输的那一观点

（“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是何等英 明正确。然而，岁月在飞快地流逝，高尔基却始终没写有关斯大林的书。而

且，从他正在写的作品和创作计划上看，作家毫无为斯大林树碑立传之意。  

  有一天，我正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波格列宾斯基突然闯了进来。他就是那个因创办了两个劳改释放犯就业公社

而闻名全国的老契卡，他同高尔基有着特别深厚的友谊。波格列宾斯基告诉我们，他刚从郊外的高尔基别墅回来。  

  “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啦，”他抱怨道，“无论我怎样劝高尔基，他总是一味地回避写书的事情。”阿格拉诺夫也

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肯定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了”。实际上，这只能怪斯大林和内务部的头头们对高尔基太缺乏了

解，估计太不足了。  

  高尔基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真、幼稚。文学家的犀利的目光，使他逐渐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了解俄

罗斯人民，可以象看一本翻开的书 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东西。工人们

那一张张因吃不饱而削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 亚的棚车（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

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

基结下了深情厚谊。一九三二年， 他因自己素来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亚果

达。斯大林听说后，为了打消这位名作家的疑虑，赶紧下令放人，让加米涅夫 回莫斯科。据我所知，由于高尔基的干预，

还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作家却并没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 

他受沙皇的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他经常找到亚果达、叶努启则或其它有权有势的人

物，发泄自己的指责，表示自己对斯大林越 来越感到失望和不满。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有大批反对派成员被捕，而官方对此却一字不提。有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碰见一位陌

生妇女，经过交谈后得知，这妇女 的丈夫，是他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妇女请求高尔基帮帮忙，因为她和患

有骨结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高尔基追问起驱逐的原因，才 知道她丈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现已在集中

营里服刑满两年。  



  高尔基立即行动起来。他先给亚果达打电话，后者回答说，没有中央指令，内务部无权放人。高尔基又找到叶努启

则，后者便去请示斯大林。这一次， 斯大林却不愿再“开恩”了：他早就因高尔基三番四次地替反对派成员求情而憋了一

肚子气。他只同意不再驱逐那位妇女及其女儿，坚决拒绝有关提前释放其丈夫的 请求。  

  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到一九三四年初，大概连斯大林本人都已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书是不可能问

世了。  

  于是，内务部加紧了对高尔基的封锁，只允许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接近作家。高尔基如果提出想会见某个

为“机关”所不欢迎的人，那么，这个 人立即就会被打发出莫斯科。一九三四年夏末，高尔基象往年一样，申请出国去意

大利过冬，却被政府拒绝了。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医生们向高尔基解释说，根据他 的健康状况，最好的过冬地点现在已不

是意大利，至是国内的克里米亚。至于高尔基本人的意见，现在已无须尊重：他这个苏联最大的作家是属于国家的，因

此，只 有斯大林才有权决定一切有关其利弊之事。  

  俗话说，“羊虽长疥，得络毛也行”，得不到一本书，弄篇文章也好……于是，亚果达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转达

了一个请求：十月革命即到，请高 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内务部头头们深信，这一次，作家总

不可能再拒绝中央的“订货”了。然而，结果却使亚果达大失所望：高尔基再 次表现出了大大超出他们预料的原则性。  

  在这以后，据我所知，斯大林为了利用高尔基的威望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又做了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事情

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即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诬陷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并被逮捕之后不久。亚果达向高尔基

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高尔基为《真理报》撰文谴责个人恐怖。斯大林认为， 在人民眼里，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作家

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高尔基当然明白问题的实质。他拒绝执行亚果达传达的这一指示，并说：“我不仅要谴 

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后来，高尔基再一次，而且是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发给他出国护照，让他去意大利。不言而喻，他的

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如果让他 去了意大利，他很可能真的要写本什么书，但决不会是斯大林所企望的书。就这样，这

位驰名世界文坛的作家成了斯大林的俘虏，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逝世为止。  

  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读完之后，亚果达气得破口大骂，最后又嘟哝了一

句：“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也没公布于世。 


